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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泰特是位擅於聽取顧客需求的裁縫師。 
即便他的表情不多，但他總是認真對待顧客想要修改的地方，偶爾會回問確認，再禮貌地將顧

客送至店門口。 
「謝謝惠顧。」 
泰特老闆向著顧客輕輕點頭。看到窗外的太陽逐漸墜落下來，天空渲染上了溫暖又令他徬徨

的晚霞，他掛上關門的牌子。 
 
 
最近的泰特因為生活中少了他的同居者，而覺得他的專業知識，大概連著艾利克斯在打包行

李說要出任務時一起帶走了。等待艾利克斯回家所累積的焦慮，讓泰特偶爾在縫紉機前不自

覺出神，可是他還是努力打起精神，畢竟還有許多設計草稿在等待他的確認。 
明明本來只是艾利克斯的房東，但泰特知道，當他主動問艾利克斯要不要借住在他家時，他抱

著的當然不是當個房東的單純心思。 
事實上也是，常常出任務的狼擁有一雙銳利的眼睛，以及與生俱來的直覺。 
艾利克斯輕易看出泰特對他的特別，於是露出開朗又溫和的模樣，艾利克斯幸運地拿到鑰匙，

慢慢走入泰特的生活中。 
 
02 
即使兩個人看起來不是會特別親密的物種，但艾利克斯有時候會跟泰特撒嬌：想要在烤土司

上，添一塊融化的奶油，再淋上香甜的蜂蜜。明明也是泰特做的早餐，泰特只簡單地吃完三明

治，就開始了準備開業的工作。 
當泰特看著艾利克斯叉起外層烤的酥香的厚片，認真地狼吞虎嚥，邊露出開心的笑容時，泰特

覺得艾利克斯其實並不像大眾想像中的狼，只具有殺戮的本性。一個一百九十公分的大個子

低下頭對你討價還價的模樣，還帶有幾分可愛。 
 
不過，在警衛隊的工作有時只是巡邏，有時卻是出生入死的任務。艾利克斯就得收起他在泰特

面前自在的模樣。 
當艾利克斯受令穿上工作服時，掛在腰上的槍械並不沈重，但他總希望能夠不舉起它。 
那時的他不能是誰，只是一個必須聽從軍令，被長官稱呼7號的士兵而已。 
 
03 
深夜中，泰特聽到走得放輕的腳步聲，像是不想打擾到二樓的主人，又好像在掩蓋什麼一樣，

慢慢地踏上樓梯。 
泰特只是習慣沈默，但此時他連話都說不出來。任誰看到等待了半個月的戀人受重傷，身體都

站不穩了，還偷偷摸摸地想遮掩他身上像在血海裡滾過一圈的腥味。 
「艾利克斯。」 
站在開著小燈的門邊，泰特手持著醫護箱，看似熟悉的面無表情在柔和的暖光下，悄悄顯露了

泰特自己也沒發現的委屈。 
「還是吵到你睡覺了嗎？」艾利克斯看到泰特時，下意識露出燦爛的笑容，「你的表情怎麼這麼

難過？我當然沒事，我可是英勇的艾利克斯。」 
泰特生活上再怎麼遲鈍，嗅覺總不會欺騙他。這時執著地看著傷口的他，倒不像一杯與世無爭

的溫水。 



艾利克斯努力維持他的笑容，即使他的手臂被流彈擦過，他也覺得這不算是嚴重的事。畢竟當

他們戴上警衛隊發配的軍牌時，早已做好了隨時面臨最壞結果的預備。 
「進來擦藥。」 
泰特凝視他的眼神氣勢洶洶，有點綿軟的嗓音卻像一支蓬鬆的棉花糖，洩露出讓艾利克斯著

迷的甜味。 
 
04 
出了危險任務後，艾利克斯照慣例得到了一小段的休假。 
不過他可不敢出去玩。他的傷口都被泰特仔細地包紮，纏緊的繃帶警告著好動的艾利克斯要

好好休息，於是他只能無聊時坐在泰特的店裡，在旁邊看著泰特試圖捕捉靈感時，微微皺起來

的眉眼。 
「無聊了？」 
艾利克斯其實已經堪稱乖巧地坐在旁邊，可是他不斷注視泰特的目光太過熱烈，讓泰特就算

沉迷在設計裡也難以忽視。 
「能看著你，當然不會無聊啊。」艾利克斯笑嘻嘻地回答，他警衛隊的同事如果看到這副模樣，

可能都不認識這位在戰場上殺紅了眼的狼人。 
「冰箱裡有珍珠奶茶。」 
 
艾利克斯快樂地搖晃著尾巴，衝進了廚房。 
泰特是一位體貼的戀人，明明自己不喜歡甜食，但總能在艾利克斯打開冰箱時，讓他能夠輕易

地嚐到甜食。 
同時，嚼著珍珠的艾利克斯不禁思考，往常會因為他受傷過重而有點生氣的泰特，如果這次不

用不讓他吃甜食的方法懲罰他，那又會是什麼其他的方法呢？ 
 
此時的艾利克斯可不知道泰特特地為他準備的，壞心又笨拙的禮物。 
 
05 
在泰特要求艾利克斯脫下上衣時，艾利克斯只以為泰特又要檢查他的傷口。 
他沒有察覺到今天泰特的店提早打烊了，他站在泰特的工作室裡，疑惑地看著泰特拿著布尺

走向他。 
「不是要擦藥嗎？」 
泰特卻答非所問地回道：「請不要動，模特兒先生。」 
泰特的店裡放著好幾個可以展示衣服的假人，艾利克斯雖然不知道泰特為什麼突然要他幫忙

，但還是依照泰特的指示，老實地坐在椅子上。 
泰特溫和將他的手往後帶，柔軟的布尺開始纏繞，將他的手腕綁在一起。艾利克斯極其熟悉這

個動作，警衛隊的手銬不夠用時，他們習慣強硬地將犯人按在地板上，用麻繩粗魯地把犯人給

綑住。 
這時艾利克斯知道該來的懲罰還是逃不掉，任由泰特拿著另外一捲布尺開始丈量他的身體。

即使泰特製作出了無數件衣服，他的指腹仍比習慣握槍的艾利克斯還來的細嫩，在艾利克斯

的肩背上滑動時，明明是認真地測量尺寸，卻像是一種青澀的邀請。 
當泰特要測量他的前胸時，鼻息輕輕掃在艾利克斯的後頸上，僵直的艾利克斯近乎融化在泰

特從後方環住他的懷抱裡。這絕對是世界上最慈悲的懲罰，艾利克斯努力地忍耐住想掙脫束

縛的本能，溫順地接受愛人近乎獎賞的觸碰。 
「上次是這裡。」泰特輕輕點了一下他胸口上的傷痕，然後又隔空指著這次的傷口，「艾利克斯

，不要總是受傷。」 
艾利克斯其實知道泰特的不安。泰特平常都安靜地跟縫紉機相處，他跟習慣直面危險的自己

不同，年長一些的泰特總是想的比較多，比艾利克斯更在意那些平常他穿長袖遮起來的傷疤。 
「對不起。」 



習慣了十幾年一個人生活的艾利克斯，參加警衛隊時沒有其他隊員對危險的恐懼，他只是依

照著本能跟危險搏鬥。而今艾利克斯有了歸處，他就不能像以前一樣不顧一切。 
「作為懲罰，你必須戴上它。」 
在泰特手上的是一個皮製項圈。 
那是泰特在製作皮帶時，偶然找到的一塊皮革。遠遠看像是單純的黑色，拿在手裡卻隱約能看

見細緻的墨藍色，像是艾利克斯的髮色。 
泰特比自己想像的還不善言辭，每次在艾利克斯出任務前，他沒辦法撒嬌地要艾利克斯安全

回來，可是當他每次看見傷痕累累的艾利克斯，他總希望艾利克斯能再少受一些傷，能偶爾照

顧自己多一點。 
於是他用那塊皮革裁成了項圈的模樣，認真的讓這塊皮革在他手中顯露出溫和的光澤，細心

在內側縫上了適合穿戴地絨布，又將粗糙的邊角給打磨掉，最後才刻上了自己的名字。 
做出這份作品耗費上許多休閒時間，但泰特很難向艾利克斯解釋他並不是出於自己的癖好，

好吧，也許艾利克斯能夠包容被戴上這個飾品，他也還是找不出適當的時機送出這份奇特的

禮物。 
可是當泰特看見艾利克斯這次的槍傷時，他已沒什麼顧忌可言，便找出了它。 
 
「這是你做的嗎？就請你幫我戴上啦。」 
果不其然，即使艾利克斯有些張大眼睛地瞧著泰特，還是馬上了接受這份禮物。 
 
在泰特將項圈扣在艾利克斯的脖子上時，泰特決定：當艾利克斯發現了自己刻在上面的名字

時，他就告訴艾利克斯，他想用這樣的方式告訴艾利克斯並不是一隻野狼，而是一個有人等著

他回家的存在。 
不過此時的泰特只是稍稍地勾起嘴角，輕聲回道：「好。」 


